
[澧 兰] 3 星期一
2019 246 月年 日

ZHANGJIAJIE DAILY

本版责编/郭红艳 版式/王茜

E-mail:272273702＠qq.com

天一放亮， 梯田
驮着沉重的作物
开始赶路
晨雾被它摔进谷底

把梯田赶上山巅的
是那位早起的农夫

苦竹寨

驾一叶扁舟
于起皱的水面上作画
直到把奇山
画进秀水的倒影里晃荡

直到把自己画成画中人

武陵源

有多少人得道
就有多少石头在此隐居

云雾缓缓升腾
仿佛石头们吐出的仙气

宝峰湖

山一直美着
我的湖心正荡漾

请不要闪躲
一艘表白
正向你驶来

晨望天门山
（外三首）

罗睿

多少回在梦中追寻，
多少次在脑海憧憬，
越千山万水，
披一路风尘，
心儿，按不住怦怦跳动，
热血，总在不停地沸腾。
啊，延安——
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今天——
终于见到了您。

带着三湘的问候，
带着四水的深情，
踏着先烈的足迹，
朝着北斗明星。
黎明，请早一点到来，
车轮，请快一点飞奔
啊，延安——
我日夜想念的红色摇篮，
今天
终于走进了您。

望一眼宝塔山的灯，
心中顿觉十分明。
饮一口延河的水，
骨里倍感格外亲。
喝一碗南瓜小米汤
点点滴滴含深情。
啊，延安——
在这流光溢彩的夜晚，
我要将您紧紧拥抱。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我要把您深深亲吻。

从历史博物馆到知青展览馆
从延安窑洞到梁家河村；
从枣园、清凉山，
到王家坪、杨家岭；
从开国领袖毛泽东，
到党的核心习近平；
从星火燎原，
到圆梦复兴⋯⋯
一步步丈量，
一件件聆听，
一回回感动，
一次次振奋！

轻轻抚摸一孔孔旧窑洞
就像膜拜一座座丰碑，
细细端详一幅幅老照片
就如见到久别的亲人。
穿过时空的隧道，
打开记忆的闸门。
此时此刻，
我仿佛听到——
抗战将士的声声怒吼，
奔腾战马的阵阵嘶鸣，
延安乡亲殷切的嘱托，
响彻大地的“东方红”歌声。
我仿佛看到——
宝塔山猎猎的红旗，
南泥湾大生产的场景；
延安文艺的“百花齐放”，
陕北的秧歌锣鼓迎亲人。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中国站起来的强音。
“民族复兴”、“中国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是中国强起来的号令。
啊，延安——
你是东方睡狮觉醒的起点，
你是中国龙腾飞的缩影。
昔日黄土高原，满目苍凉
今朝绿水青山，蓝天白云；
昔日昏暗窑洞，刀砍火种，
今日高楼栋栋，美丽新村。
让我再一次牢记你，
永放光辉的延安精神，
让我再一次感谢你，
可亲可敬的延安人民。
让我再一次祝福你，
母亲般奉献的红色土地。
愿你更加美丽富强，
永远繁荣昌盛！

延 安 行
曹淑仙一

清明节到了，思念的影子也跟着，除了祭
祖，给妈的新坟是一定要多烧点纸钱、多送点供
品的。妈这一辈子只心疼二个地方：一是屋场，
二是墓地。这两处一头系生，一头系死，是传说
里的“风水”。
这是妈的第一个清明节，也是她到阴间的第

一个节日，民间有亡灵和生者团圆之说。过了清
明，阴气下降，阳气上升，亡灵转世投抬，或猫
狗蝴蝶任人猜测，断了先前的血脉亲情。若是思
念，只能托梦相见。
眼看芳草满地绿树成荫，青山绿水间的新坟

像刚结壳的伤口，没好几天又掰一下，搅得心里
隐隐作痛。大山深处不时传来“刀刀鸟”的叫声。
侄儿男女、外甥女婿该来的都来了，整个新

坟披红戴绿像刚刚落成的新屋。对于这一幕我相
信妈是满意的。人生在世，聚少散多。亲戚是走
亲的，所谓缘份，无非是重叠相处的日子，妈在
缘份在，妈走了亲戚自然生分许多。来年的今
天，妈的坟前是否还有这番光景？
清明多雨水，这天也不例外。冷暖空气在低

空中交汇，刚露头的阳光像没有温度的光影转眼
即逝，湿润的土地催生草尖上的露珠，用手一
碰，便滑落。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角也潮湿了。

二
过了清明，缘份已尽。本以为妈的影子不会

出现，可接连几个晚上，妈和我捉迷藏，等我醒
来，她又走了。
那个年代也很古怪，没有自由，没有选择，

一切都是靠运气。妈碰上爹生下我们，无非是男
女之间的一种偶合，有房屋有炊具，便有所谓的
家庭。妈嫁给爹，17岁生下大姐。尔后，每隔两
年生一个，一直生了12年，要不是计划生育，妈
可能一直还要生下去。80年代初搞结扎运动，好
多人怕挨这一刀，吓得鸡飞狗跳。妈不怕，她横
下一条心，扎断“两根茎”。她说，“娃生伤哒，
结扎是解脱，女人不是生娃的工具”。娃娃多，负
担也重，吃饭是个大问题，一窝孩子像嗷嗷待哺
的雏鸟，张着比脑壳还要大的嘴巴，哪有好日子
过？别人做姑娘，妈做婆娘，一枝花变成“豆腐
渣”。

在我的记忆里，妈是醒着睡觉的。人静时，
她坐在油灯下缝缝补补，天亮时，她背着背篓进
进出出。别看妈个子小，做事毫不含糊，那年月
靠工分吃饭，为同工同酬，她拼命往男人堆里
挤，犁田、插秧、割草、砍柴，样样都是行家里
手。至于洗衣、做饭、挑水、喂猪等都是“小把
戏”，从不占用阳工。工分是妈的命。别人把生娃
看成“鬼门关”，而妈却说：“没那么玄乎，跟挤
‘枇杷籽’差不多”。我们兄妹 6人，有好几个是
在山坡上、田坎上出生的，连小名都叫“土豆”
“菜花”什么的。
有能力不代表妈有地位。在农村，婆媳关系

是最难相处的，媳妇熬成婆婆相当于二万五千里
长征，到处都是雪山草地。好多女人陷进这块
“沼泽地”搭上性命。要么上吊，要么跳河。祖母
是个厉害人，裹着小脚，杵着拐杖，说话放毒像
“甲胺磷”。见妈头两胎是“陪嫁货”，经常发无名
火：“有本事生个‘带把的’，我把你当祖宗供起
来”。妈指望父亲帮腔，父亲除了干苦力，三棒打
不出一个闷屁。妈自认倒霉，只好娃带娃，娃帮
娃。
说实话，妈不恨祖母恨农村。妈说祖母也是

作孽人，死时还张着嘴巴，饿死的。妈说农村死
门路，像没有目标的人赶夜路没有归宿；妈说撮
箕大个峪，簸箕大个天，只有跳出农村不当农
民，才会有出息；妈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人，棍棒底下出好人⋯⋯妈说，成了我们最初的
幼学启蒙和评判标准。多年后，除二姐外，我们
几姊妹都奔出了农村，脱掉草鞋穿上了皮鞋，要
么当老板，要么做生意，我还当上了“芝麻官”，
村里人好不羡慕。

三
按理，妈后半生是要享福的，可她没有这个

命。
爹去世后，妈不到城里住，也不愿去二姐

家。说是守着老屋，过几天清净的日子。
老家山连山洞连洞，夹在龙爪一样的山峪

里，取名洞湾。因为穷，年轻人都打工去了，剩
几个留守老人平时很少串门，只有猫、狗与妈为
伴。
妈的晚运不好与我有关。我总是用钱衡量妈

的幸福，以忙忽视妈的孤独。在不经意间扮演伪
孝角色。
我不知道妈是什么时候杵是拐杖的。前年春

节回老家过年，悄悄地给妈塞了2000块钱，我的
虚荣等待妈的夸奖，哪知妈两手一摆“不要哒，
不要哒，连新桥场上都走不去了”。这时我才发
现，妈的椅子旁边斜靠着一根倒勾的树根拐杖。
我不知道妈是什么时候得病的。记得每次周

末，妈像树桩一样坐山岗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
峡口。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线，看到我们回来，老
脸便乐得像一朵秋天绽放的菊花。那次我们回
家，妈像一条“壁虎”趴在露天塔里，因时间太
久，烘干的地面印着妈的剪影。事后问妈是怎么
回事？妈说她遇到“迷鬼子”了。其实，她是怕
我们担心。
我不知道妈是什么时候死的。妈死时我在外

地出差，其他姊妹也不在身边，等我们赶回老
家，妈的尸体已摆在灵堂里，是邻居把她从二姐
家抬回来的。依妈的脾气她是不愿去二姐家的。
八十有六，儿孙满圆，何必要死在女儿家里，不
是养得有儿防老吗？
五十多岁的人失去妈是正常的，但打着忙的

幌子忽视妈的孤独，忽视妈的病情，忽视妈的死
亡，还要装出一幅孝顺的样子就不可饶恕了。

四
妈的死是有兆头的，她的疼痛由一个点扩大

到整个面，碰哪哪痛，没有准确的方位，而我们
误认为是老人撒娇。从医院出来，医生说恐怕时
日不多，在家静养。妈看起来好好的，我不信。
大家都忙，便把妈送到了二姐家里照顾着。
俗话说“人背时鬼推磨，黄鼠狼就在鸡窝里

坐”。几乎同时弟弟家里出了大问题：侄儿网上赌
博欠债百万离家出走，弟弟夫妇俩因心急癌细胞
发作，一个动手术，一个到晚期。大家都围着小
家转，哪里顾得上身体看起来变化不大的妈？我
们以怕妈担心为借口，也剥夺了她对儿女家事的
知情权。可怜的妈，在二姐家只住 22天就走了，
死时没有一个孩子守在身边。
妈与二姐是“刀刀鬼”，大多数时候容不得。
妈烦二姐是因为二姐不嫁人，三十多岁孤身

一人，是妈的一块心病。二姐烦妈，说妈不心疼

人。二姐小时候在火坑边玩耍，一不小心跌入火
镗，本能驱使她用手支撑，烧伤的右手指与手掌
黏在一起，从此，二姐一年四季握着拳头，只有
大拇指和食指能自由活动。童年无忌，为玩游
戏，二姐的手型跟手枪相似，整天“咔嘣、咔
嘣”的，同伴们戏称“神枪手”。
二姐的手型随年龄增长成为阴影，越来越自

卑，越来越苦恼。她怪妈恨妈，说妈不如“后
妈”，她说她的残疾是妈一手造成的，凡事与妈对
着干。妈叫她好好读书，她不听；叫她好好学
艺，也不依。妈叫她嫁人，她便吹胡子瞪眼睛：
管你什么事，尼姑不是人当的？！
四十岁那年，二姐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小老

头，对这门婚事，二姐是不满意的，是妈逼的。
妈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好歹是个伴，
认命吧。
二姐膝下无子，加之童年阴影，心疼妈那是

假的。我们把妈送到她家，无非是等待妈的死
亡，谁叫妈是我们的负担呢？

五
我披麻戴孝，很体面地把妈送上了山。这种

仪式，在农村很隆重。围鼓、锁呐、鞭炮、洋
号。村里人都说妈晚运走得好。好不好，我心里
明白。妈都已经走了，她得到了什么？
清明已过，转眼就是半年。关于祭祖的杂念

耿耿于怀。孝道于我是个伪命题，或许，人们都
是因为孝得不够，才倡导孝。人性的两面性，两
张皮使伪孝掩体不易识破，如厚葬薄养、节日或
祭日追思等，这种打着伪孝招牌弥补自己过失甚
至标榜自己的行为，何以进入大爱无言的殿堂？
假若把孝敬父母与养育儿女摆在一起，孰轻孰重
一目了然。天下的子女，大多没跳出“只唯下，
不唯上”的怪圈。
好几个晚上，妈又陪伴在我的身旁，等我醒

来她又不见了。妈的影子就像落日黄昏，光线越
弱，斜影越长。而今，我也是夕阳西下之人，妈
的影子也是我的影子。但愿后人们孝行当下，不
要等老人死了跟影子过不去。

影子里的我
宋伯胜

牵着你小小的手掌
牵着你小小的手掌
在四季徜徉
花儿一样的年纪
有着雪一样纯洁的心灵

真不想让你长大
而永远生活在这无忧无虑的年纪
我可以抱着你睡觉
让你骑在我的脖子上欢笑、疯狂

一块棉花糖
甜丝丝的气息全部溢在脸上
一只纸风筝
就能让欢乐漫天飞扬

多么美妙的时光啊
多么纯粹的幸福感觉
捕捉不完的欢畅瞬间
一帧帧全部在心底珍藏

陪着你慢慢地长大
陪着你慢慢地长大
就这样 慢慢地

带你去老家
认识下很少见面的姑姑、婶子、大娘
还有乡下的麦苗和高粱
还有那些猪、牛、羊

陪着你慢慢地长大
就这样 慢慢地

带你去远方
乘坐飞机和高铁
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地大物博 民安国强

陪着你慢慢地长大
就这样 慢慢地

带着你到爷爷奶奶休息的地方
你说爷爷奶奶住在地下一定很冷
要让爷爷奶奶搬到城里的家住
那一刻，我泪湿眼眶

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那些话在我的心窝里藏着
有着流水一样的柔软
礁石一样的执着

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那些话在我的心窝里藏着
有着苹果一样的芳香
黄金一样的光泽

有许多好想对你说
那些话在我的心窝里藏着
有着母亲一样的疼爱
父亲一样的严苛

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那些话在我的心窝里藏着
我想把它移栽进你的心窝
在你成长的岁月里绽放花朵

十八世纪初，在法国的一个小村庄，一个
小男孩整天幻想着要去月球，遭到了周围同学
的讥笑，很多同学都认为他精神不正常，不愿
意和他一起玩耍。男孩迷恋着未知的世界，喜
欢读科幻书籍，从小便对天文充满着浓厚的兴
趣。
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坐在村庄

的路口，仰望天空，在明亮的月光下，欣赏月
球。他梦想有一天，能够长出一双翅膀飞向月
球。他每次都会伸出手，想拥抱近在眼前的月
亮，但总是无法触摸到，他很想知道，月亮就
是一个小圆球，近在眼面，为什么总是无法捧
在手中呢。
为了这个梦想，他决定离家出走，追逐月

光的脚步，去寻找美丽的月球。于是，有一天

他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溜进了一艘商船，企
图随船出海，去寻找月球，可是当他上船后，
没多久便被船员发现，把他送回了家里。无法
到外面的世界寻找梦想，他只能躺在床上在幻
想中旅行，他会把他的各种“离奇”的想法记
在纸条上，直到他毕业，他集满了三大箱子的
纸条。
1847 年，男孩被父亲送到巴黎学习法

律，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做一名法官，但男孩
无心学习法律，他还喜欢沉浸在科幻的梦想
里，他开始写小说，在父亲的眼里，男孩已经
到了无法救药的地步，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
人，于是父亲便断绝了对男孩的经济援助。
男孩开始写他的梦想，那三大箱子纸条上

的文字成了他最大的财富。他只能靠写作维持
生计，但写作是吃不饱饭的，写出来的文章根

本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偶尔发表一篇，拿到的
稿酬也非常低廉。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很苦，没有朋友的帮

助，也没有经济来源，但他依然捍卫着自己的
梦想，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花费在了图书馆，写
了很多的书，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没有
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书，他一气之下把书
稿投入了火中，燃烧的火焰烧了他的书稿，但
并没有烧掉他的梦想。
有梦想，就一定要捍卫他，他卖掉了所有

可以卖掉的东西，换来稿纸，他没有地方可以
创作，便在图书馆里写作，他穷得一天只能吃
一顿饭，但他依然坚持创作，活在他的梦幻
里，用梦想充实着自我。每个人都是有梦想
的，只要勇敢地向前走，向着梦想走，迎接各
种困难和各项挑战，便会充满机遇、也充满惊

喜。一次次失败后，男孩终于接到一家出版社
同意出版他书稿的通知函。
梦想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捍卫梦想，需

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坚持。有了一次
的成功，于是男孩加倍努力，写出了一部又一
部科幻小说经典的作品：《地心游记》、《从地
球到月球》和《海底两万里》等等，他一生写
了六十多部大大小小的科幻小说，他就是法国
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
那些始终执著捍卫梦想的人，只要你坚守

自己的梦想不动摇，就会有实现它的那一天。
相信梦想的力量，期待意想不到的奇迹的发
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捍卫梦想，持之以恒
地努力和坚忍不拔地奋斗，有一天，你终会梦
想成真。

有梦想，就一定要捍卫它
张宏宇

陪着你

慢慢地长大

（组诗

）

尚庆海

母子情 苗青 摄


